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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思想之启蒙与立人 
夏  雨 

（伊犁师范大学  新疆伊宁市  835000） 

【摘  要】鲁迅先生在《文化偏执论》一文中，提出一切事情的根本在人，人立了，所有事情都可以办成，人的启蒙

成为一切事情成功的根本。纵观鲁迅先生的创作，他关心孩子、女性和一些贫苦的人们。他想利用文学的

力量来改变人的精神，改良社会。他自创作伊始，就坚定地行走在启蒙和立人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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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898 年奔赴南京，开始了他一生的“走异路，

逃异地”的求索之旅。在南京四年的求学生涯里他有幸读

到思想家严复的译著《天演论》。严复翻译《天演论》时

用译语“忧患”表示痛苦与烦恼。严复认为随着社会组织

的形成，人的忧患意识便会产生，忧患意识的深与浅意味

着社会责任感的重与轻。托尔斯泰有一次生气地皱着眉头

对友人说“我们大家都在设法免除自己对他人应尽的责

任，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们成为一个人。”纪德

也曾说过人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个人的自由，而在于为他人

为社会甚至为整个世界承担某种责任。鲁迅身上最可宝贵

的品质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始终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这责任

感折磨着他，仿若《过客》里的过客，看清自己的历史中

间物身份，不肯如那老翁般休息在檐下，不肯安常处顺，

始终狂走在启蒙之路上，哪怕明知终点是坟地，走得鲜血

染满双脚，也在所不辞，只为实践他所谓用文艺运动来改

变人的精神的理想。 

1  始于呐喊 

1902 年，21 岁的鲁迅留学日本，先入弘文书院预科

日文，两年后入仙台医专学医。留日同学许寿裳说鲁迅常

常和他探讨关于国民性的大问题：理想的人性是什么？中

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病根何在？［1］ 
1906 年 3 月，鲁迅经历幻灯片事件，中国人给俄国

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抓住，准备砍首示众，无论是中间被

绑的示众者，还是看客，同样体格健壮而显出麻木的神色，

鲁迅终于醒悟目前最急迫的事是人的精神的觉醒，否则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

的材料和看客，”［2］幻灯片事件刺激了他关于理想人性的

长久以来的思考，就此告别藤野先生，弃医从文，走上用

文艺运动来“改变人的精神”的启蒙之路。 
1907 到 1908 年间，鲁迅在日本相继发表《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

论》。《文化偏执论》提出一切事情“根底在人”，“首在立

人，人立而后凡是举”。《摩罗诗力说》介绍和评论了一些

被压迫民族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如拜伦、雪莱、易卜生、

尼采、莱蒙托夫、普希金以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鲁迅试

图“从人的精神之上征当中寻求民族的救亡方策”。鲁迅

言之所谓“人”，就是摆脱奴隶主和奴隶的循环怪圈，走

在无限向上延伸之道路上的人。《破恶声论》提出“人各

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人各自立，则国家立。 
1909 年 7 月，鲁迅回国，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度

过他近九年的沉淀期，学者竹内好称这一时期是鲁迅的内

省期，即通过自我否定达到全面的自我觉醒。 
1918 年某个夏夜，在绍兴会馆的院子里，《新青年》

编辑组成员钱玄同约稿鲁迅时，鲁迅对时代对人很绝望，

他把时代比喻成一间黑暗的铁屋子，没有窗户，绝难冲出，

他认为大部分人都在铁屋里昏睡，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

是从昏睡走向死亡，也许不会感到死亡的悲伤。但启蒙家

们大声嚷嚷，会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这些人醒过来就

不容易再睡下，结果无路可走，只能醒着面对死亡，这让

鲁迅感到痛苦。钱玄同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

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

写成《狂人日记》，并于 1918 年 5 月在《新青年》上刊出。

之前的全部积累全是铺垫，到《狂人日记》，他开始以鲁

迅之名行走在立人之路上，直到生命的最后。 

2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发表于 1918 年 5 月《新青年》四卷 5
号上，署名鲁迅。这是现代文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白话小

说。题材新颖，格式特别，语言充满了张力色彩，日记体

小说的形式，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仿照果戈里的同名小

说写成，却比果戈里小说忧愤深广得多。鲁迅先生在这篇

文里投注了自己关于启蒙关于立人关于国民性等问题的

深刻思考，他终于开始实践《<呐喊>自序》所言用文艺

来改变人的精神的启蒙理想了。《狂人日记》用第一人称

“我”进入叙事场，通篇描写“我”对周围人周围环境的

发现，以及在这个发现的过程里“我”的心理活动。用学

者北岗正子的观点来说，《狂人日记》描述了重新发现“人”

的过程。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时时刻刻活在恐惧里的狂

人。狂人最初发现月光、路人、哥哥、医生都似乎吃过人

或者将要吃人，最后，在回忆里，猛然惊觉自己未必不在

无意中也吃过自己死去的妹妹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自己

将要被吃。这一惊觉让狂人幡然醒悟，吃过人的人就不再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7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84-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是“真的人”，“真的人”在哪里呢？最后，狂人喊出“没

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借由这篇

小说告诉我们，内省是一切变革的发端，掘心自食，审视

自己，才能重建“真的人”。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救救孩子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和迫切性。 
1918 年 9 月，鲁迅做《随感录二十五》，进一步指出

父辈改变对孩子的教育理念的重要性，鲁迅认为，如若小

的时候，不把孩子当人，大了以后，孩子也做不了人。因

此，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

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这篇随感录过于简短，没能充分表

达关于这一命题的思考。1919 年 11 月，鲁迅以唐俟为笔

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更

进一步分析指出关于父辈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

的具体内容——清洁旧账，开辟新路——自己先觉醒，洗

净古传的谬误思想，对子女，义务多一些，权力少一些，

尊重幼者，而这幼将来对他们的幼者也是如此，良性循环

下去，理解、指导、最终解放自己孩子，谈及“解放”时，

先生认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

中的人。因为孩子是因我们而来，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

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但同时，孩子又是脱离我们的

独立的存在，所以父辈们应同时解放他们的孩子，让他们

真正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独立的人，

因以父辈做踏板，超越父辈，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行进去。

正如鲁迅所言，父辈“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

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 
如果杂文所表达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在小说《故乡》

里，作者使这一抽象的概念故事化、具体化。《故乡》写

于 1921 年 1 月。散淡的故事情节，忧伤的笔调，克制的

情感，渺茫的希望。作者冒着严寒回到相隔千里，离开了

二十余年的故乡，见到他的儿时好友润土，如见已是中年，

润土见到儿时好友，激动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规规矩矩

站着，分明地向着“我”叫了一声“老爷”，仿佛千言万

语都无从说起。作者感慨自己和润土的隔膜竟如此之深，

仿佛在他们之间立着一道高墙，没有相互理解的通道，他

渴望人与人的相通和理解，渴望人与人都能如少年般谈天

说地，天真烂漫。回忆少年润土，对照眼前辛苦麻木的中

年润土，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希望侄子宏儿和闰土的孩子

水生不再隔膜，希望那个戴着银项圈的看瓜少年永在他的

记忆里，希望晚生后辈宏儿和水生们能以自己和润土做踏

板，走向更高远的未来，他想象“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2］ 

3  “娜拉走后怎样” 

1918 年 7 月，鲁迅针对女性命运做《我之节烈观》，

于当年 8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先生在文中就传统文化

之女性“节烈”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女子节烈于己

于国都无益，但为何还要节烈呢？原因是“妇者服也，理

应服事于人。教育固不可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女性）

的精神，也同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最后这些女性在残

苦中无声地死去，做了无主名的牺牲。文末，先生为女性

发出苦痛的呐喊，警醒我们追悼这些女性，同时发愿要除

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

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但女性该如何获得

“正当的幸福”？道阻且长。 
1923 年 12 月，鲁迅专门去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文艺会上做了一场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易卜生

的《玩偶之家》此时早已传入中国，很多知识女性受娜拉

影响，被鼓舞着。单纯拥有勇气是否就可以获得正当的幸

福？先生看出“娜拉热”背后的危险。在讲演中，他郑重

指出，易卜生一再坦言自己创作《玩偶之家》只是做了一

首诗，并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并代为解答。诗可以沸腾我

们，但要如诗般生活需要理性冷静的分析，简言之，娜拉

出走是一首诗，是一幕剧，大幕落下，掌声响起。至于娜

拉走向何方？出走之后如何生活？剧终人散，无人知晓。

鲁迅在讲演中追问出关键问题——娜拉出走，除了带上一

颗觉醒的心，还应该带上什么呢？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

紧的。鲁迅提醒女性，要觉醒，但也要警惕，在毫无准备

中觉醒，必然要承受这觉醒的痛苦。鲁迅说“人生最苦痛

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

可走的路，最要紧的事不要去惊醒他。”［3］那么，可走的

路在哪里呢？也许，先不要问路，先在家里获得男女平均

的分配，在社会上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而这自由平等的

权柄如何获得，还需要持久而艰难的战斗。 
《娜拉走后怎样》是一篇演讲稿，也许说教味重了点。

两年之后，鲁迅借助小说《伤逝》再次提出“娜拉走后怎

样”这个事关女性命运的重要话题。 
《伤逝》写于 1925 年，是一篇回忆性散文体小说。

小说主线很明确，写了女青年子君和男青年涓生的爱情故

事。以第一人称涓生的视角追忆了他和子君的爱情之路，

从最初的甜蜜的春天，到最后的无爱的冬天，从热恋到死

亡。恋爱时，他们终日谈论雪莱、拜伦、易卜生，半年之

后，子君终于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

的权利”，犹如娜拉，走出了家门，开始了她和涓生的自

由恋爱之路。两个青年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开始了同

居生活。有过甜蜜，有过短暂的幸福，但很快涓生失业，

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顿，爱情渐渐变得难堪，成为负担。

直到一个极冷的清晨，涓生说出那句话，“我老实说罢：

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爱情到此彻底消亡，覆水

难收。后来，子君被父亲领回了家，很快死去……有多少

男女能经得住琐碎日常的考验？涓生和子君也不过是普

通的饮食男女，逃不过这物质的折磨和人性的测验，至于

“爱”，早就无从谈起。 
子君出走，回来，死去，至少表明“自由固不是钱所

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女性在独立之路上需要

太多理性而持久的战斗。打破包办婚姻倡导男女自由恋爱

是当时的社会热潮，但单纯拥有爱情、热情、勇气是否就

可以如愿以偿获得幸福？《伤逝》其文以一个爱情悲剧再

次回应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沉重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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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光同尘 

《起死》是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鲁迅先生

最后一篇小说。说的是庄子复活了一个已经死了 500 年的

汉子的故事。故事围绕庄子和被复活的汉子之间的对话展

开。这篇文章是先生借古人给我们讲的一个严肃的笑话。

庄子旅途无聊，要找人聊天，于是复活了草丛间躺着的一

具骷髅，活转过来的骷髅是一个汉子，三十多岁。庄子和

汉子的对话就此展开，由对话得知，汉子已经死了 500
年了，汉子并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500 年这个事实，一再

追问自己的衣服包裹和伞的下落，甚至上来扯庄子的衣

服，直到巡警赶来，庄子才得以脱身。整个故事充满了无

奈、滑稽和讽刺性，看出先生不安的心境。挫败感犹如大

毒蛇缠住身与心。他看出自己的渺小，看出自己“空头文

学家”的无奈。汉子由昏厥中死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但 500 年后被复活，他必然面对无家可回的困境，也必将

再一次面对死亡，他必将经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凉。面

对汉子，庄子只能在仓皇中逃走。实在是别无他法。 
他曾在 1936 年 9 月写下一篇名为《死》的文，叮嘱

亲人，万不可让孩子做“空头文学家”……这是他最后一

篇文，他死在那一年的 10 月。 
鲁迅对同时代很多文人都失望，认为他们不该在文中

只谈论花草虫鱼，也该谈论黑暗与黑暗中的奋进，谈论希

望与绝望，谈论对绝望的反抗，这是文人的责任，如顾炎

武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

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也或者，要谈风月就大

手笔来谈，超越年代地域邦国，写尽人与情，甚至超越情。

“智极成圣，情极成佛”。如《红楼梦》，他喜欢《红楼梦》。

曹雪芹可以让“万景皆备”的大观园彻底荒芜也不怜惜，

可以浓墨重彩写景，也可以荒废这浓墨重彩，这一切只为

人。说到底，人是最重要的。 

其实鲁迅对自己更失望。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哪里有

资格谴责什么或者唤醒什么，那狂人查看历史时就陡然发

现，自己也“混在其中吃了多年的人”。已“吃过人”却

还教导别人“不要吃人”，这是自欺也是欺人。可他对自

己毫无办法，因为“前面有个声音在叫他”，只能一路向

西，如《野草》中那过客。他喜欢老子，却愿意行孔子的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希望他和他的文能“速朽”，自

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独自远去，跟上来的年代最好连他

的背影也遗忘掉。“历史中间物”怎么能够永远存在？他

渴盼“熔岩”喷出“烧尽一切野草”。他太爱中国，他希

望自己能如狂人般对铁屋里的一切人提出盘诘、质疑。他

“较永久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鲁迅希望我们都做那萤火，不必找光，自己就是光。

自立然后立人。 
启蒙与立人的过程任重而道远，鲁迅用半生的岁月做

这件事，努力而又认真，从小说到散文到杂文，包括译著

在内，都在探讨人与人的精神，他想要用文艺改变人的精

神，想要用文艺来启蒙大众，想打破蒙蔽在大众的精神世

界的厚障壁，想要用笔画出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想要所有

人走出高墙，走向广阔的天地，自己开口说话。当然，鲁

迅的启蒙与立人之路充满了不安和犹豫，这恰恰显出鲁迅

的质朴，不唱高调，不空许未来，不轻言希望。 
一切都如地上的路，最初没有路，时代的先行者们犹

如萤火发出光，在黑暗中不断地找路，越来越多的人跟上

去，荒芜之地就成了路…… 
 
作者简介：夏雨（1978.3—），女，新疆伊宁人，研

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课题：自治区普通高校教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

课程思政改革研究（2019YLJG12）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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